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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来运转

家住山东临沂市河东区梅埠乡白道口村的
白文庆，今年52岁。他12岁时因患骨髓炎，一条腿
落下了残疾。白文庆的父母为了他日后的生活，
让他学了剃头的手艺。白文庆16岁出师后，便开
始走村串乡当起了剃头匠。
早该成家的白文庆35岁时还是独身一人，他

想闯天下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在那年他放下了
剃头挑子，只身来到临沂，在一个商品批发城的
布匹市场给人看守布摊。他天生是个勤快人，加
之悟性好，很快就学会了布匹经营之道。两年后，
白文庆用多年的积蓄在农贸市场买了个摊位，当
起了小老板。

1988年冬天的一个清晨，白文庆来到农贸市
场准备摆摊做生意，忽然发现柜台底下有个小包
裹。他小心地打开包裹一看，原来是个男婴。白文
庆急忙抱起婴儿，那男婴竟冲他笑了。这可把白
文庆乐坏了，他觉得这是送子观音送来的儿子，
他高兴地连忙给孩子取了个名字：白政民。
从此白文庆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地

拉扯着小政民，并暗下决心：再累再穷，也要让小
政民健康成长。
有了儿子后，白文庆觉得心有所靠，顿感生

活有了希望，他像换了个人似的整天乐得合不拢
嘴。邻居们和他开玩笑说：“老白，儿子都有了，也
该娶个孩子他娘吧。”他乐呵呵地答道：“是啊，要
是能再捡个媳妇，咱就娶她，儿子正缺妈呐。”

1992年，农贸市场里来了一个目光呆滞的姑
娘，在那里流浪了好几天，白文庆看她可怜就收
留了她。通过打听，白文庆了解到这个姑娘住在

邻县，名叫孙宝英，那年20岁,因患有间歇性精神障
碍症离家出走流落至此。白文庆将姑娘送回了家，但
她又回到了白文庆身边。
白文庆一边出钱给姑娘治病，一边让她帮着自

己照看孩子、看摊子。转眼两年多过去了，小孙的病
治得差不多了，俩人的感情也在日渐加深。在征得小
孙父母的同意后，两人喜结良缘。

厄运降临
1996年，小政民8岁时，白文庆为了儿子上学，他

们一家三口搬回了老家白道口村，儿子进了村里的
小学读书。他们夫妻在村里建起了一个小养殖场，既
养鸡又养猪，起早贪黑辛苦经营。几年下来，白文庆
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多次受到乡政府的表
彰。
正当白文庆沉浸在幸福中时，2000年5月的一

天，上初中的儿子放学回家后突然流鼻血不止。白文
庆急忙将儿子送到医院。经检查，医生告诉白文庆，
小政民患上了M 3型白血病，并说：“这个病很难治
愈，即使能治好也要一大笔钱。”白文庆急了，他哀求
医生说：“俺有钱，救救孩子吧，10万元够了吧？”
小政民住进了医院，几天后他的鼻血止住了，但

他还是浑身疼痛，疼急了就抱着腿在床上打滚。在一
旁的白文庆急得泪如雨下，他恨不能替儿子受这份
罪。看到爸爸痛不欲生的样子，懂事的小政民咬紧牙
尽量不哭出声来。20多天后，小政民的病情进一步恶
化，血液中的早幼粒细胞已达95% 。白文庆跪倒在医
生面前说：“请您救救我儿子吧！” 医生赶忙扶起他
说：“有一种叫亚砷酸的针剂，用上也许孩子还能有
救，但药价较贵，如果可以你赶快去济南买些回来试
试吧。”白文庆连夜赶到济南买回了亚砷酸针剂。医
生给小政民打了第三针后，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
一次，小政民住院三个月，花去了白文庆辛苦积攒的
大部分积蓄。
白文庆的日子一天天在煎熬中度过，小政民先

后几次住院。为了筹钱给儿子治病，白文庆先是卖掉
了养殖的鸡、猪，接着是卖家具、粮食，然后是向所有
的亲朋好友和乡邻告借。

爱心捐助

白文庆一家的不幸遭遇引起了济南市地方领导
的关注，区政府、区民政局的领导几次来白家看望小

政民，送来了他们的捐款及部
分民政救济款。济南市梅埠乡
政府及小政民所在的中学，也
先后几次组织捐款。但对于小
政民每次住院需要几万元的医
药费来说，这些充满爱心的捐
助几乎是杯水车薪。

2002年1月17日，小政民又
出现了高烧和浑身疼痛的症
状，白文庆知道这是停药的结
果。他转身冲出家门又去找亲
友们借钱，求他们救儿子一命。
一位亲友劝他说：“算了吧，这
病治不好，又不是自己亲生的
儿子⋯⋯”白文庆当即和他翻
了脸：“这孩子比我亲生的还
亲，只要他活一天，我就是砸骨
榨髓也要给他治病。”小政民也
知道家里已是债台高筑，死活
不愿去医院治病。他哭着说：
“爸、妈，我这病治不好了，我不
能再拖累你们了，原谅儿子不
能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让我
走吧。”儿子的话让白文庆撕肝
裂胆，一家人相拥着哭成一团。

白文庆紧贴着儿子的脸庞泣不成声：“儿啊，爸死也
不会扔下你！” 2月1日，寒冬腊月的天气滴水成冰，
白文庆夫妻俩用被子将儿子裹严实放到三轮车上，
一家人出了门。白文庆想，与其在家里干发愁，还不
如出来想想办法，在外面找点活挣些钱。他们一家人
在外转了两天仍无结果，白文庆的大脑中几次闪过
一个可怕的念头：不如一头撞在迎面驶来的汽车上，
这样全家的苦难就可以一了百了了。但当他看到儿

子对生充满了希望，妻子还那么年轻时，他又不忍心
了。“决不能让他们因自己的无能为力，而陪自己去
死⋯⋯”
正当白家一筹莫展之际，乡政府又一次为小政

民捐款6000元，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一天， 一个乡亲告诉白文庆有个地方要收购

人体器官，价格不菲。为了给儿子治病，夫妻俩争
着要出卖自己的器官救儿子。他们按照那人提供的
电话打过去询问，对方却说根本就没那么回事，而
且买卖人体器官是违法的。

焦急企盼

日子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度过，3年多的时间
里，白文庆已记不清政府、企业和民众给过他们多
少次的资助和爱心，才让小政民的生命得以延续
⋯⋯

2004年9月，小政民又一次度过了死神拉扯的
危险期，病情稳定了许多。但让老白惦记的是，能
不能有专家研究出治好白血病的办法？ 但每次得到
的答案都是医生沉重的摇头。
看着儿子一天天虚弱下去，想想自己实在是回

天无力，白文庆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他偷偷准
备了一瓶敌敌畏。一个长夜无眠的晚上，他拉着妻
子的手说： “宝英啊，我对不起你，让你跟着我和
孩子遭这样的罪。如果那天孩子走了，我也随他一
起去了。你还年轻，我想托人帮你再找一家，去奔
个好日子吧。” 妻子一把捂住他的嘴： “要死咱一
块死，要活咱一块活，我死也不离开你和孩子。”
如今，白文庆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

赶紧到儿子床前喊一声，如果孩子答应了，就意味
着全家人又熬过了一天。白文庆夫妻每天早上都会
扶着儿子到大门口看升起的太阳。在他们的脸上充
满了企盼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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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写、背是基本功

《家长为何 “敢怒不敢
言”？》 一文中说，家长无法
认同语文老师让女儿大量抄
写字词的做法。从事管理工作的周永年认
为，小学语文学习，抄写是必要的。周先
生说，学生减负，不能什么都减了。小学
语文，不学字词学什么呢？ 这是打基础的
啊。在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中，家长对孩
子可谓 “爱之深”，功课多一点就替他们
喊吃不消。
上海市一位居民孙女士说，小学生学

语文，默、写、背是基本功，需要花不少
时间和精力。现在很多家长觉得外语重
要，而不重视中文。如果小学老师让孩子
多默一小时英语单词，大概没有哪位家长
觉得不对。

家长 “维权” 意识过强

“过度关注” 的情况，在许多独生子
女家庭中确实存在。笔者曾接到过很多此
类电话，有位父亲因读二年级的儿子和同
桌打闹而忧心忡忡，希望给儿子换位子、换
班级，甚至想给儿子买份人身伤害保险。

还有一位女教师说，现在的老师很难当。
不布置作业吧，家长说，孩子不做功课怎么
行，还买课外练习题让孩子做；布置作业吧，
由于孩子之间存在差异，每个人的承受能力
不同，家长的反应也不一样。现在，孩子是家
庭关注的中心，家长“维权”意识也特别强，不
能让孩子受一丝一毫的委屈。她希望家长对
学校和老师多一点信任。

不妨看成一种磨炼，

教育专家认为，对学校来说，应开通渠
道，多听一听不同意见。对家长来说，在暂时
难以与学校沟通的情况下，不妨减少“关注”，
把这些事（包括作业）看成是对孩子的一种磨
炼。事实上，孩子从读书到走上社会，不可能
一帆风顺、样样遂心的，总会碰到各种挫折、
委屈、不公正⋯⋯但人应该有忍耐力，这是人
的综合素质的一种。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
都需要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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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对孩子“过度关注”父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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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新民晚
报》 刊登了一则报道 《家长
为何 “敢怒不敢言”？》。该文引出
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一个新话题。
这篇文章讲了一位因种种顾虑而不愿向
校方提意见的家长的苦恼。文章刊登后，
引起了不少为人父母者的共鸣，也有一些
读者认为老师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为
此，本文作者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采访
并引出了不必对孩子“过度关注”的话
题。

———编者

百姓话题


